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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班：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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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女权思想史上，吴孟班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名字。她虽然只有 19岁短暂的生涯，却足以 

成为其时“中国少年”意气风发的代表。由她发起创设的上海女学会，在近代 中国女子社团中，首次明确提出 

了以增进女学为事业、以发达女权为宗旨的目标。其以女权为中心的女性 自主意识，给予后来者深刻的影响。 

因此 ，从 戊戌变法时期称说 的“男女平等”，到 2O世 纪初 开始流行 的“男女 平权”，吴孟班 实乃其 间思潮 演进的 

一 位 关键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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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班奇女子 

晚清无疑是一个风云激荡、人才竞出的时代。若要为这个时代意气飞扬的人物①传神写照，最恰切 

的概括恐怕还是个中人梁启超自我命名的“少年中国之少年”0。不独男子，晚清的女子中也颇多此类 

英豪。就中，吴孟班应该属于名列前茅的人物。 

不过，在今人的记忆中，知道秋瑾的大有人在，甚至被报学史创始人戈公振称为“我国报界女子第一 

人”的裘毓芳0，也还不时被研究者提起。惟独吴孟班，竟久已淡出人们的视界，其生平、志业，几乎已为 

人遗忘干净。而吴氏生前，已有人以“孟班奇女子，不幸生支那”[1]的诗句相赠；其去世，也有人预言：“他 

日文明兴女学，买丝先为绣婵媛。”[ 以至今中国近代妇女史上吴氏的缺席而言，其不幸似乎从生前延续 

到了现在。从历史的荒芜中钩沉吴孟班一生事略，便成为最先应该做的工作。 

吴孟班，名长姬，以字知名于世，浙江湖州归安(今湖州)人④。根据 1902年 5月出版的《女报》报道， 

其去世之日为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⑤，即公历 1902年 1月4日。卒年一说为十八岁，如梁启超 

在日本横滨编印的《新民丛报》，即言其“以去腊染时疫死去，年仅十八”，此说当出自孟班之夫邱震⑥；一 

说为十九岁，如“孟班以兄事之”的吴保初(字彦复，号君遂)，所作悼诗中有“身世艰虞十九年”L3Ⅱ ]之句。 

以二人与吴孟班关系之密切，其说都应可信。大约《新民丛报》所记为周岁，吴保初则仍沿旧例、用虚年。 

如此上推，可知吴孟班当生于光绪九年，即1883年。而夺去其生命的“时疫”，据国内各报的一致记述， 

为其时正在东南盛行的“喉症”[ ]⑦。此次疫病为害之烈，由在 日本的章太炎得到的消息可见出：“顷闻 

沪上喉证犹多”，“罹疾死者，先后至万余人眦5J ”。 

关于吴孟班的生平，《游戏报》称其为“巾帼中一豪杰，于中西语言文字无所不通，曩在中西学堂为女 

教习”[6]。前半所述不错，末句却不准确。同学的说法是：“吴孟班女士精通中学，思想高尚，肄西文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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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三马路之中西女塾，亦已有年。”⑧因知吴氏乃为美国传教士在上海开办的中西女塾学生，故“娴文学， 

通西语”；其病逝后，也才会有“教会中西妇开一追悼会”[7]。并且，吴孟班不仅学兼中西，长于文学，又据 

吴保初诗“姓名应入《畴人传》”，则其人在理科方面亦有才能。具体情况目前虽不知晓，但时人既以“学 

问湛深”许之，其学 自必有过人处。而孟班最出色者，尤在吴保初所谓“文字深研哲学家”、“女权新史事 

堪嘉”『8][4]，其中含藏的创立女学会、提倡女权一段史实，因关乎吴氏的思想与事业，还是留待下文细表。 

说到吴孟班，自然不能不提及其夫君邱震。邱氏一名宗华，字公恪，为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做过 

上海《时报》编辑的陈诗记邱父“曾为神户领事”[9]( ”，实则公恪父邱瑞麟(字玉符)早年供职于江南制造 

总局，后由驻日使馆随员，于 1893至 1894年短期代理过驻横滨领事⑨。因此《游戏报》称述：“维新志士 

邱公恪，幼在东洋高等学堂肄业，回华后，年甫弱冠，即深识中外政化大小强弱之原，日与诸同志切实讲 

求 ，有力挽时艰之志。”[6 而其再度赴 日游学的经历 ，在梁启超 1902年 7月刊 出的《饮冰室诗话》中叙述 

最详 ： 

邱公恪，名宗华，当代青年 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去冬游学 日本，入成城 学校 ，习陆军。以病退 

校，归养沪上，余亲送登舟。乃归未及一月，竟溘然长逝，年仅逾弱冠耳o~tO] 

而国内各报在记述邱氏病殁时，无不与其夫人吴孟班的先逝相系连，称“邱闻讣痛悼”，“悲恸咯血，今春 

归国，又于四月初一 日病亡”，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正是一段“亦侠亦情儿女英雄齐下泪”(王慕陶挽 

联)口嵋的动人故事 。 

邱震之重返日本，固然有学习军事、挽救国家的大志，但其 1901年的去国，实带有避难性质。据宋 

恕 1901年 6月28日信中说，“沪上近日又兴党狱”，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康(按：指康有为)党甚严”，而吴 

保初、章炳麟、邱震等五人被指名捉拿，“必欲得而甘心”。虽然宋恕当时听说“邱入西学堂”[1 嘶 ，不 

过，其后邱震又远走东瀛。难怪伉俪情深的吴孟班会有异样的悲愁：“去冬邱赴日本游学，女史送登舟， 

还塾谈笑如故，而辞色隐舍[含]愁叹，案头置邱 肖像。”不久，吴即“遮以病喉殁，，[引，应该也与邱之亡命 

有关 。 

这一对不幸于 1902年相继病逝的年轻夫妻，其百年前的风采，幸好有小说家包天笑的一枝生花妙 

笔将其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此段文字写得极为动情，十分难得，故整段征引如下： 

当时金粟斋常来游玩的宾客中，有一对青年夫妇，邱公恪与吴孟班。公恪名宗华，为吾乡邱玉 

符先生之子，夫人吴孟班，亦吴人，他们年龄都比我小，而才气横溢，雄辩惊座，不似我之讷讷然的。 

尤其是孟班，放言高论，真不像是个吴娃。我们以同乡的关系，时相过从，孟班常说我太拘谨无丈夫 

气。一天，在朋友辈宴会中，宣言于众，说我像一位小姐，于是这个小姐之名，不翼而飞，传播于朋侪 

间，如蒋观云先生(智由)见我即呼我小姐。三十岁以后，本已无人知我有此雅号，一日，-9南社诸子 

吃花酒，诸真长(宗元)忽宣泄我这个隐名，于是又飞传于北里间，花界姊妹，亦以小姐相呼，真使我 

① 此处所谓“人物”，乃采用梁启超的界定：“必其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甚者 

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若是者庶可谓之人物也已。”(任公《南海康先生传》，《清 

议报》100册，1901年 12月) 

② 任公《少年中国说》末后有言：“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 自名日‘少年中国之少年’。”(《清议报》35册，1900年 2月) 

③ 戈公振的原话为：“我国报界之有女子，当以裘女士为第一人矣。”(《中国报学史》第 130页，三联书店 1955年版) 

④ 其《拟上海女学会说》(《中外 日报》，1901年 4月 7日)自称“归安吴长姬”。 

⑤ 《嗜学堕妊》，《女报》(后更名《女学报》)1期，1902年 5月。笔者所用《女报》复印件，系由钱南秀博士赠送，特此致谢。 

⑥ 《道听涂说》，《新民丛报》3号，1992年 3月。《女报》4期(1902年 8月)《覆真中国之新民函》认为，此则消息“似系邱君所I：1述”， 

因邱震其时正在日本留学。邱与梁启超关系密切，梁之《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12号，1902年 7月)即言其“以病退校，归养沪上，余亲 

送登舟 。 

⑦《嗜学堕妊》更引吴保初诗自注，言吴孟班“一日以书抵予，谓因堠痛辍学归。余未及报，遽尔病天”。 

⑧《嗜学堕妊》。据《女报》4期(1902年 8月)《覆真中国之新民函》称，此则通讯“执笔者与之(按：指吴孟班)同学”。 

⑨参见《克虏伯炮准心法》(江南制造总局锓板、邱瑞麟校字)、《十竹斋书画谱》(1879年邱瑞麟重刊本)及《清季中外使领年表》第 76 

页(中华书局 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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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皆非，甚至老年时，陈陶遗还以此相谑呢。 

再说邱公恪与吴孟班这对夫妇吧，我离金粟斋后越一年，闻孟班 即以病逝世，或云难产。 

公恪到 日本，习陆军，入成城学校。但 日本的那种军官学校，课务严厉，他虽意气飞扬，但体魄 

不能强固如北方健儿，又以他们这对青年伉俪，情好素笃，夫人逝世后，不数月他亦以病退校， 

友朋们送之回上海，未及一月 ，亦即长逝。两人年均未届三十也。叶浩吾挽 以联 日：“中国少年 

死，知己一人亡。”蒋观云挽吴孟班诗句云：“女权撒手心犹热，一样销魂是国殇。”我今 白发盈 

颠，回忆五十年前，多情俊侣，再无复有呼我老小姐的，思之不禁有余哀也。El3] 。” 

此文虽写于包天笑七十多岁时，距邱、吴夫妇谢世几有半个世纪，而二人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且，足见其 

个性鲜明，令人难忘。 

至于包天笑回忆中提到的叶瀚(字浩吾)挽联，乃是出自1902年 6月 24日上海同人为邱公恪与吴 

孟班举行的追悼会。报载，“海上同人以邱夫妇为中国杰出之人材，而皆不永其年，赍志以没，爰仿西礼， 

特假闸北平江公所，醵赀为设追悼会”。“是日与斯会者凡一百四十五人，而外处寄到之挽语哀辞尤不可 

胜数云”①。送挽联者除叶瀚外，尚有蔡元培、章太炎、吴保初、蒋智由等。联语往往夫妇并举，如汪德 

渊、吴保初、章太炎合撰的一联是； 

孟班不生公恪又死世所 同哭， 

武昌有鬼 日本无仙吾谁与归? 

所云“武昌有鬼”，即指张之洞追拿党人事。而挽联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则属“少年”一词。叶瀚所制最称 

简括，亦最知名，除包天笑外，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也曾征引，当时报纸辑录挽联，叶作亦列居第 
一
[】0][】̈

。 其他如孙毓筠、蒋智由、蒯筹枢、王季同四人联：“造物其不仁，翩翩中国两少年胡为乎死；壮怀 

应未已，浩浩风涛廿世纪何处求君?”吴保初联：“五老峰头又弱一个；六少年界只存四人。”L】1]这一出自 

众手的不约而同的选择，证明“中国少年”实为最切合于邱、吴夫妻的称号。何况，“追念少年之方来，应 

矢悼逝之深哀”【】 ，正是上海同人祭悼二人的主题。 

与梁启超由少年而步人中年、最后接近老年的人生之旅不同，邱公恪与吴孟班的生命形态确确实实 

地定格在“少年”。这使他们有充足的资格成为晚清“少年中国之少年”的代表。 

嗜学堕妊 

虽然今人已鲜有知晓吴孟班者，但在晚清江浙一带的新学人士中，其人留下的印记之深，仍可说是 

历久不磨。包天笑的忆述即为一证。而柳亚子 1923年的重提吴孟班，则关乎吴氏另一桩在当年流传颇 

广的逸闻。 

柳亚子的话头是因参加朋友毛啸岑与沈华鼻的结婚仪式而起。当时在场的有七人演说，因为口吃 

向来极少讲演的柳氏却不过面子，事后作了一篇《对于啸岑、华异结婚时茶话会上各人演说的批评》，算 

是补写的演说辞。逐一评点过其他七位的讲辞后，柳文后半也发表了作者本人对于新婚夫妇的希望。 

第三件说的是“节制生育”，引为典范的正是吴孟班： 

二十年前，浙江湖州有个有名的女志士，叫做吴孟班，她 的丈夫 ，叫做丘公恪，也是一个有志的 

青年。伉俪很相得的，有一次孟班怀了孕。他[她]把来打掉了。公恪惊骇起来，问她甚么缘故?她 

说：“我生了儿女，要教育二十年，才能够成就一个人才，而我自己不免要重大的牺牲。现在我奋志 

求学，只要五年，就可以成就一个人才了。为了五年后的人才，牺牲二十年后的人才，在中国朝不保 

① 《志追悼会》、《追悼志士》。后则报导将追悼会时间误写为“十七日 (1ip 22日)，而1902年 6月 23日《中外 日报》刊载之《邱公恪 

追悼会广告》，明言“准于本月十九日在平江公所 设立追悼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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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的时候，不比较的得计吗?”这句话我是很赞成的。~~15j 

吴孟班此话将少女救国的一腔激情吐露无遗，尽管过去了2O年，柳亚子的记忆仍然清晰准确，可见其感 

人之深 。 

当然，最准确的记载还是出自在日本横滨编印的《新民丛报》，嗣后所有的传说、争议均发端于此： 

闻孟班尝有身 自坠之，公恪大骇。孟班曰：“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若我则五年后可以 

成一人才。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且君与我皆非能尽父母之责任者，不 

如已也。”公恪语塞 。[ ] 

据此，吴孟班的想法不只是堕胎，更是绝育。这在当时无疑属于惊世骇俗之举。也正因为其太过前卫， 

因此，后来的传言便都略过绝育一节不提，“主张无后主义”【】 ]( 蚰 的柳亚子才会只记得前事。 

而将吴孟班的故事从 日本返还国内，使其广为人知，则应归功于一份晚清的妇女杂志。1902年 5 

月 8日，陈撷芬主编的《女报》(后更名《女学报》)在上海问世。创刊号的“新闻”栏中，即有《嗜学堕妊》一 

则。该文以“吴孟班女士精通中学，思想高尚”开篇，主体部分记述了吴之学业、婚姻到去世各情，大抵已 

见前引，继而全录吴保初《哭吴孟班女士》诗三首并自注，最后才有如下数言： 

孟班秉赋厚，精力兼人，读书连 日夜不知倦。去年秋冬忽常病。或言孟班有妊，恐废学，以药堕 

之，因以致此。然孟班于侪辈间绝不承认。呜呼，其志可悲矣! 

这样一篇表彰女界先进、叙写吴氏生平的通讯，应该是出于追求新闻效应的考虑，才故意以篇末缀述的 

传闻名题。由此亦可见，为求学而堕胎，在当年确是动人听闻的情节。 

以这样醒目的标题作出的报道，果然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一篇署名“真中国之新民”的读者来 

信，其反应更是出乎《女报》编者意料之外。此位读者阅报的感受并非一般人所有的感激奋发，反而是 

“不觉狂笑”。并非对死者不敬，其人实乃另有见解。他激烈地质疑：“夫孟班既恐因怀妊废学，因而下 

之，则何不当初不嫁公恪?既嫁矣，何不勿与其夫同寝?乃必使有妊以后，用猛烈手段杀未生之国民，其 

罪大矣!”既已认定不合情理，以“真中国之新民”自许的投书者因而断言其情节全属虚构：“此事想孟班 

决不出此，诸志士欲扬孟班，故作此志耳，其实诬孟班实甚。”他于是要求“将鄙函登人《女报》，以示是非 

之公”_】引。显然，这位“新民”乃以堕胎为非。 

应该承认，上述对于堕胎的看法确实体现了晚清社会的普遍认知。而且，直到 1942年，任卓编《女 

子尚友录》，对吴孟班之堕胎仍斥为“残贼无人理，不惟公骆[恪]大骇，余亦骇之”。他的看法是：“惟教育 

子女，俾成人才，方为尽父母之责。”fl7 于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当时《女报》编者在答书中会就这一问题花 

费如许笔墨，且语气和缓。复信先是说明堕胎一节为同学问的猜测之词：“孟班堕妊，在本报系因执笔者 

与之同学，骇以坚强之体质，忽然憔悴，忽然殒落，故闻同学中人有此私议，不能无疑。”同时也重复了初 

次报道中未经本人证实之意：“然固尝询之孟班，孟班则并不承认也。”接下来又分析《新民丛报》的消息 

来源应为“适在东瀛”的“孟班之夫邱君公恪”，“其伉俪私语”，“故纪述较本报尤为详实”，以此反驳“真中 

国之新 民”“堕妊之事为不确”的推断。 

不过，“真中国之新民”的来信毕竟用词尖刻，伤害了《女报》同人敬爱女杰的感情，复函中因此也针 

锋相对地回答 ： 

若谓孟班不应为此，且责以何必嫁，何必孕，则未免措辞过当矣。夫孟班此举，原不过取其好学 

之笃耳，姑[故]本报表其题日“嗜学堕妊”。若必责以绝情窒欲，是以圣人责孟班也。 

编者更感慨的是：“方今女学萌芽，嗜学笃志者少。孟班死矣，其尚有肯嗜学堕妊者乎?”口。 在树立楷模 

之际，《女报》编者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巨大的社会阻力面前，此举很可能会成为绝响。如吴孟班这样绝 

世独立的女子，确乎不易再得 。 

其实，如果仔细查看，可以发现，关于吴孟班“嗜学堕妊”之说 ，在不断地重述中也在暗中变形。最早 

① 柳亚子《对于啸岑、华界结婚时茶话会上各人演说的批评》一文，原载《新黎里》，1923年 12月 1日，此系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上 

海人民出版社编《磨剑室文录》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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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新民丛报》是将其“有身自坠之”与“染时疫死去”分置两条消息叙说，《女报》也明确记其死因为“病 

喉”。到了“真中国之新民”的质问信中，其读报的印象却变成了“吴孟班女史因自下其孕以致不永其 

年”，吴之去世已被直接归因为堕胎。由此再一转手，就有了留在包天笑记忆中的或言孟班死于“难产” 

的异词 。 

只是如此，问题还不大。更重要的是，这一则显露爱国女儿豪壮情怀的报道，在《新民丛报》本出以 

《道听涂说》题下，《女报》又明言其为同学的揣测，本人已极口否认，似乎此事未可深信。尽管《女报》推 

想其源自邱震不为无据，且堕胎既为个人隐私，在其时又极易招致非议，两报的含糊其词，很可能原因在 

此；不过，笔者的兴趣尤在流传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时人心态。其实，《新民丛报》与《女报》的编者更关心 

的是，借助传扬此一若有若无的故事，大力表彰女子全心向学、早成救国人才的奋发有为精神，以期塑造 

晚清女性新的人格理想与风貌。试想，还有什么样的故事比“嗜学堕妊”更能凸显此一精义?宁信其有 

便成为编者与读者共同的需要。因此，责难者指其“欲扬孟班，故作此志”，也并非毫无道理。 

创立女学会 

如果只有“嗜学堕妊”一则逸 闻，虽能见 出吴孟班之为“奇女子”，但还不足以坐实其人之 为“女 中 

杰”[7]。而吴氏“创立女学会，慨然以提唱女子教育为己任”[4 的一番作为，在近代中国女子社团史上，确 

乎是不该遗漏的一节。 

1901年 4月 11日，吴孟班以“长姬”的本名，给《中外日报》主持人汪康年写过一信①。而此前 4天， 

其刚刚在该报刊载了《拟上海女学会说》⑦。吴之一文一函，均专为创办女学会事而发，立会缘由在信中 

也说得极其明白： 

长姬悼女学之式微，悲女权之放失，思有以匡救之。 

至于“女学”与“女权”二者的关系，在《拟上海女学会说》中有更充分的展开。吴自言，“抱此耿耿之 

苦心，三数年于斯矣”，说明其对于女学会运思已久，并非一时兴起。虽明知力量绵薄，且学力未逮，但当 

有人责以“曷弗学中卒业，然后为之，便可令其事增大”时，吴氏却毅然不顾。充溢其中的是一种时不我 

待的焦虑，而无世俗人所猜忌的“盗名字于流辈，驰声华于侪类”固之想。 

吴孟班的焦虑来自内外两面。就时事而言，她以为，“震旦积困，强敌外压，生灵有倒悬之厄，种族抱沦 

亡之痛 。] 。。-3。 。而这种时局发展到庚子以后，又与甲午中日战争时的情形不同：“乃者庚子之役，十倍 

甲午，积困积弱，至此为极。 。 这是因为1895年中国虽然战败，但战区尚在沿海一带；庚子事变则不同，作 

为国都的北京竟然被八国联军占领，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路西逃，流离失所。这一深刻的耻辱记忆，也 

强化了知识界普遍的危机感。吴孟班的“失今不图，噬脐莫及，徒增后日之悔耳”的意识即由此而来。 

个人一面的原因，则是古人已有的“人生苦短”的感叹： 

人生百年，有如朝露；而女子弱质，寿命更促。往者公恪之先姊夙抱此志，云须待时；一旦溘逝， 

化为异物，志气莫遂，赍恨九京。长姬有鉴于此，岂可复令重蹈其咎耶? 

此言真也不是多虑，晚清志士受内外煎迫，忧伤损年，英年早逝者不乏其人。特别是遇到疫病流行，人的 

生命更显得格外脆弱。蒋智由为吴孟班作悼诗，感伤的也是：“年来历历英才尽，人虐天饕两若何。” 

吴氏的亟思有为，因此相当明智。 

而将救国之心与有为之身合为一体，吴孟班立志创立的事业便是女学会：“今长姬所以不复自揣，衰 

然为群首而倡行之者，譬犹救焚济溺，虽濡手足、焦毛发，不顾而为之。”其实，若论女学会，在中国最早亮 

① 吴长姬：《致汪康年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 333—3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此信开端记为“二 

月二十三日归安吴长姬白穰卿先生足下”。写作年代据吴之《拟上海女学会说》一文考定。 

② 吴长姬：《拟上海女学会说》。《中外日报》，1901年 4月 7日。该文末署“光绪辛~-=Yl十六日稿”，因知其作于 1901年 4月 4日。 

③ 吴长姬：《致汪康年书》。以下本节引文除容易混淆处，其他出自此函者，不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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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字号的应为 1898年出现的中国女学会。不过，此会虽办有学校，即“中国女学堂”(后改名为“中国女 

学会书塾”)，并出版了《女学报》，当时已有所谓“女学会是个根本，女学堂是个果子 ，女学报是个叶、是朵 

花”①的说法；但由于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其成立宣言一类的文告，故中国女学会很可能是依托于筹备在 

先的女学堂，由参与其事的女性构成的一种松散组合。这也是吴孟班自许首创的原因： 

今女学会之设，实为 中国四千年 以来开辟之举 ，可谓任重道远非常之举矣。 

而上海女学会真正开办之际，先前操办中国女学堂的骨干，如创办人经元善、提调沈瑛在致贺追述历 

史②时，也只提到学堂，却未及学会，可见吴氏的自豪确非夸饰。 

依据 4月 11日吴孟班致汪康年函可知，吴本撰有《上海女学会章程》一卷，曾送汪。这应该是中国 

近代第一份女子团体的大纲细目，可惜此文件未见报载，不知尚存人间否。目前只能从吴氏的《拟上海 

女学会说》中一窥其宗旨： 

归安吴长姬等，睹中国之积弱由于女权之放失，女权之放失由(于)女学之式微，思之思之，痛之 

耻之!不揣固陋，拟开(?)一学会，以增进妇女之学识为事业，以发达妇女之权力为宗旨。 

如此明确的增进女学、发达女权的宗旨，不单使这个拟议中的上海女学会起点甚高，而且，其在晚清思想 

界也造成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场面。金一(天翮)之“吾今 日为中国计，舍振兴女学、提倡女权之 

外，其何以哉”的言说，陈以益(字志群)主办的《神州女报》与《女报》之以“提倡中国女学，扶植东亚女 

权”@相号召，均是其深长的回声。 

而这个筹划中的上海女学会的灵魂人物，又非吴孟班莫属。按照《拟上海女学会说》的记述，吴氏将 

创会缘由“以告同学诸女”，得到了诸人的赞同： 

佥谓吾等同处此二万里区域之内，同为四万万人民之一例，有改革之责，发言之权。及此颠沛， 

宁能坐视?故不辞嫠妇恤纬之愚，用申漆室悲吟之志，发为公言，以风中国。 

在国家危亡之际，勇于挺身而出，组织团体，发出声音，有此觉悟的女性，在当年实不易求。因此，吴孟班 

不免有事多人少的感慨：“惟今之际，实为发难，凡百事端，擢指[发]难数，皆须一一经始之。而同心厕名 

于发起会员者，不过同学诸女七八人而已。”[” 虽然女学会拟办的具体事项现不得而知，但“凡百事端” 

一 说，已透露出吴孟班的志向绝非只限于创立学会，按照晚清女子社团的普遍做法，起码兴办女学堂必 

在题旨之内。 

办事之难又不仅是缺少同志之人，外界的阻力也实际存在。吴孟班对此已早有心理准备，所谓“出 

类拔群之举，颇能惊俗，偶一举足，谣诼纷来，兹事大难，夫人知之”。而吴氏“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毅力 

更令人叹服，其自誓：“惟持积蚊成雷之义，坚忍不拔之志，不敢过自菲薄耳。”也是做大事业人的声口，出 

自一位十九岁 的少年女子，尤为难得。 

在“事艰力微”的情势下，吴孟班也曾想到向《中外 日报》投稿，刊发《拟上海女学会说》，希望借助这 

份维新人士喜欢阅读的报纸，让其创会宗旨传播广远，以征求更多同道。但吴氏的种种筹划，终于湮没 

在庚子善后引人关注的时局变迁中。在此，除了叹息时势比人力更强大之外，也再次证明了吴孟班的先 

知先觉。虽然其有意以女性的奋发自强，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精神，提升国家实力，可此中深意，即使在晚 

清志士中也很少能获得理解。其情状一如吴保初日后所追述： 

于是吾宗有女中豪杰孟班者，⋯⋯思创学会，为吾国倡。草议章程，应者盖寡，久而未遂。力疾 

励学，赍志夭殂。④ ’ 

① 潘璇：《上海(女学报)缘起》，《女学报》2期，1898年 8月 3日。关于中国女学会的情况，参见笔者《晚清文人妇女观》，第 44—46 

页，作家出版社 1995年版。 

⑦ 参见《第一次女学会演说》中之剡溪聋叟(经元善)演说词及《附沈和卿女史来稿》，《女报》2期，1902年6月。 

③ 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女子世界》l期，1904年 1月；见谢俊美《神州女报)、刘巨才《女报》引录，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 

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 402、501页，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④ 吴彦复主政《第一次女学会演说》，《女学报》2期，190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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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孟班，女学会事业未成，谓之“出师未捷身先死”，确非过言。 

不过，在其精神的感召下，吴孟班的生前未了愿，于其身后，终竞有同志之人继兴代起。1902年 5 

月 18日，上海女学会在蔡元培家中召开第一次会议。按照经元善与吴保初的说法，此会发起人为蔡元 

培夫人黄世振、《女报》主编陈撷芬、林万里之妹林宗素等。当日出席会议的中国女士共二十位(另有一 

名英国妇女)，除上述发起者外，尚有原属中国女学堂的内董事与教习沈瑛、章兰、蒋兰与丁明玉诸人，以 

及薛锦琴、吴弱男、吴亚男等。在会上发表演说的依次为原中国女学堂经办人经元善，《选报》主编蒋智 

由，吴弱男与吴亚男之父吴保初，《杭州白话报》主笔林万里，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苏报》主人、陈撷 

芬之父陈范。此次集会，“各女史则因为时已晚，未及演说” ，但该会的成立无疑为年底爱国女学校的 

开办奠定 了基础。至此也可以说 ，吴孟班创立女学会 、兴办女学堂的遗志 ，已一一实现 。 

吴保初在上海女学会第一次会议演讲时，即适时道及吴孟班的首倡之功，并预言：“近日海上诸志 

士”已为邱公恪开追悼会 ，“他 日诸女士应仿诸志士之吊公恪者 ，以悼孟班 ，又不 卜可知矣”①。由此可 

知，6月 24日以“同人公具”名义设立 的“邱公恪追悼会”，因广告中明言是为“邱君公恪 、吴夫人孟班夫 

妇，少年赍志，殊堪悲悼”[1 4]而起，因此，“同人”中之理应包含上海女学会成员，也在情理中。送挽联者 

有蔡元培与黄世振夫妇、吴保初、蒋智由等人，正见出此意。 

女权撒手心犹热 

将吴孟班创立女学会的目的简括为“提唱女子教育”，其实不够准确。吴氏在当时最为人知晓的功 

绩，实在提振女权。孟班生前，已有识者赠诗，极赞其为“女中见卢梭”；去世后，蔡元培、黄世振夫妇合作 

挽联，也专一表扬其于“支那奴隶之国，创闻男女平权”[1][“]。从同时代人的一致推许中可见，在中国女 

权思想流布史上，或更具体地说，即从戊戌变法时期称说的“男女平等”，到2O世纪初开始流行的“男女 

平权”_2 ，吴孟班无疑是其间的一位关键人物。 

尽管 1900年 6月出版的《清议报》上，已译载 日本石川半山(本名安次郎，1872—1925)的《论女权 

之渐盛》，令国人知晓了“女权”一词，但其毕竟属于“外论”，仍有待本土化。吴孟班的应时而起，便负起 

了这一责任。其为创设女学会专门撰写的《拟上海女学会说》一文，在中国近代妇女史上，本应是一篇极 

其重要的文献。笔者对于吴孟班之为“关键人物”的认定，也是因为有此一文存在。而其长期被埋没，则 

使思想史的链条中缺失了一环。 

对于接受西方教育的人来说，1901年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二年，一种“世纪初”的新鲜与兴奋，尚滞留 

未去。石川半山既已断言：“男女之竞争，创于十九周年．．．⋯·实为二十周年一大关键也。”[24]《拟上海女 

学会说》的开篇于是也首先对 19世纪作了回顾。在吴孟班这位中国先进女性的眼中，上世纪的精神成 

果更有意义的部分，即体现在女权的增长上： 

呜呼!十九世纪之文明进化者，果何在乎?此最近世之第一大问题，不可不知者也。盖十九世 

纪之文明进化者，女权增进之世界也。女权何 以能增进?由妇女学识之有进步也。 。 

文章后半，吴氏又预言：“吾知春雷一动，万蛰皆苏，进步之例，愈进愈骤，女权女学，必应时而起矣。安知 

二十世纪之老大帝国，不大冲突于世界乎?”②就目前所知，这大概是晚清国人最早谈及“女权世纪”话题 

的文章。1903年，金一(天翮)作《女界钟》，进一步指认：“十八、十九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二 

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③随后丁初我、柳亚子等人的说法，虽在重复金一之言@，但实际上 

① 吴彦复主政《第一次女学会演说》，《女学报》第 2期，1898年 8月 3日。 

② 吴长姬：《拟上海女学会说》，《中外日报》，19O1年 4月7日。以下凡出自此文者，不再注。 

③ 金一：《女界钟》第 56页。《女界钟》于 1903年出版，1904年再版，后者未注明出版单位。 

④ 柳亚子用的是征引式：“西哲有言：十九世纪民权时代，二十世纪其女权时代乎?”(《黎里不缠足会缘起》)《女子世界》主编丁初我 

(名祖荫)的原话是：“欧洲十八九世纪，为君权革命世界；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女子家庭革命说》)二文分刊 19o4年 3月、4月 

《女子世界》第 3、4期。柳文系为倪寿芝的代笔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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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诸说 ，包括金一在内，均是吴孟班此论的回音 。 

就女权与女学的关系而言，吴孟班认为 ：“夫人有学识，斯 有权力 ；有权力斯可抵制外侮 。”并 以之为 

“强权学者发明之公理，万不可犯者也”。将强权论者向外的扩张、侵略性，转化为自强以制外敌，确能见 

出吴氏运用外来学说的 自主立场。而女权既以女学为根基，言及中国的衰弱之原与女权的丧失 ，吴孟班 

也必追究到女学的式微 ： 

吾中国二千年女权之遏塞久矣。推原其故，岂非妇女不学之故哉!夫惟不学，权利尽失，于是 

男子遂得非理加之，奴隶、玩物，皆不免焉。积而久之 ，妇女亦 自甘于奴隶、玩物，习焉不觉矣。此人 

群之所 以不昌也。 

此说表面看来，与梁启超 1897年在《变法通议 ·论女学》中讲“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2 相似， 

但从女学到强国之间，吴氏已明确添加上“女权”一节。也就是说，女子教育不再单纯以国家富强为唯一 

目标，女性 自身的权益已在考虑之内。此乃吴孟班在 20世纪初倡导女权学说的最大意义。 

女子失学、女权丧失固然是由于男子的压迫，但在吴孟班眼中，更可怕的还是女性的自我奴役所导 

致的永世沉沦 ： 

于此二千年昏黑世界中，有一人焉，不自甘于奴隶、玩物，起而抗之，则举世之人，莫不戮之辱之 

摧之梏之。非独男子然也，女子亦 目之为怪物，相戒而不敢从。驯至屏息低首，宛转依附，以受压勒 

抑制为公理 ，以柔顺服从为义务。深闺幼闭，永不见天 日，鞭挞 詈骂，甘受不辞 。人生之酷烈，至斯 

极矣，岂不痛哉 !岂不痛哉! 

由吴孟班发端的对于女性自身的深刻反省，日后也繁衍成为晚清妇女论述的一大主题。这种来自女性 

的批判，甚至比男性的声音更加激越。如胡彬夏以《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盟朝为题撰文，便直 

言；“吾中国积弱之故，彼二万万之男子，固不得辞其责，然吾所尤痛心者，乃二万万之女子也。”对其“尤 

痛心”的中国妇女状况，胡氏使用了极为严厉的词语加以斥责：“识见卑陋，眼光如豆”，“自私 自利”，“妄 

尊妄大”，“自居于玩物而不辞”，诸如此类尚属轻言；而谓之“蠢如鹿豕，呆如木石，安怪人之呼为下等动 

物也”，则已迹近辱骂。是又将吴孟班的女性 自省推至极端。 

相比而言，首先发言的吴孟班所作批评因贴近历史情境，分寸把握亦最适当。她虽然也痛恨女子的 

自甘束缚，但还是对中国女性的觉醒抱有很大期望： 

中国民智不开，民气不振 。男子既甘伏于专制政体之下，而女子亦受缚于男子权界之 内。祸根 

不拔，谬种斯传，遂以国政非民人所干预，公论非妇女之所发，致使文明诸邦，目我有野蛮之行，无爱 

国之心者也。呜呼!吾中国其果有野蛮之行乎?吾中国人果无爱国之心乎?是大不然。盖体积庞 

大，则感觉必迟；压制既久，则抵抗斯难。故非受大创则不醒，非生大力则不敌也。 

而这一“大创”，先有甲午之战，后有庚子之变。其所“生大力”，则于甲午以后国民精神的觉醒，女学堂与 

不缠足会的相继兴办方面开始有所表现。庚子之役的创巨痛深既十倍于甲午，“物穷必反，理之固然”， 

吴孟班因此对 20世纪中国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的改变信心十足。 

不过，上述女性自觉意识的发生以及对中国“女权女学，必应时而起”的期待，无论在吴孟班还是胡 

彬夏，无一例外，都是以欧美、日本为参照与取法对象。胡为留日学生，此节不必说；吴之出身教会女校， 

英文亦佳，对西方女性生活及女权运动的状况，显然也深有了解。其称说： 

方今之世，文运渐进，风气大开。人类同等、男女平权之说，遍唱于欧美、日本诸邦。于是有矫 

良妇女风俗之会，有妇女参与政权之议。呜呼!此真文明发达之所由来矣。 

结合吴氏对于传统社会“国政非民人所干预，公论非妇女之所发”的抗议，可以看出，其设立女学会，最直 

接的目的虽在“提唱女子教育”，但由仿效欧美的增进女权，进而要求妇女参政权，也已尽在念中。孟班 

谢世后，时人一致推崇其“志趣远大”[ ，而只有在这一层面上理解，方可算是穷尽其义。 

最能确凿证实吴孟班对后来者思想影响的，还是黄钧(字菱舫)1903年所作《(女界钟>序》 对 

《拟上海女学会说》的大面积复述。这些以黄女士口吻写出的文字，经核对，实际大多出自吴文。如果 

说，女性异端遭受来 自内部的群体围攻可能是由于先觉者面对着共同的历史处境，因此黄序中也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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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吴孟班完全相同的词语 ： 

屏息低首，宛转依 附，深闭幽锢 ，二千年矣。纵 有不甘于奴 隶、玩物，大声疾呼，起 而抗之，则举 

世之人 ，莫不戮之辱之摧之桔之。非独男子然也，女子亦 目为怪物。悍者肆 口诋毁 ，弱者腹诽远走． 

相戒不敢信。 

而黄文在另一处所说 ：“嗟夫 !人有学识 ，斯有权力 ；有权力斯可抵御外侮。此 固强权学者发 明之公理 ， 

近士夫所谓物竞主义，上九天，下九渊，前千年，后万祀，神圣豪强、颛蒙衰弱所莫或犯、莫或异者也。”很 

明显 ，这不过是在前引吴言“夫人有学识 ，斯有权力 ；有权力斯可抵制外侮 。此强权学者发 明之公理 ，万 

不可犯者也”之中 ，加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语。 

黄菱舫对于吴孟班思想的复制 ，最重要的是下列引言 ： 

凡世界人群智识学业之进步，其事万端，而其元素有二：日社会，日教育。言社会则妇女为丈夫 

之愿[顾]问；言教育则妇女尤为幼稚之导师。是以全国之民智民气，妇女可以转移之。 

这段黄序中的精妙之论，亦本于《拟上海女学会说》，且吴孟班的论述更突出了其时作者独有的女权 

意识 ： 

凡人种智识术业之增进，具[其]事万端，而大要有二：一则由于社会之改良，一则由于教育之得 

绪。从社会上言之，妇女者 ，固丈夫之顾问也；从教 育上言之 ，妇女者，又幼稚之导师也。是故女学 

者，全 国文明之母 ；女权者 ，万权之元素也。 

此言明显为后来流行一时的“女子者国民之母也”【。。̈(P。卜 的雏形 ，晚清诸多关于女性 与社会 以及女性 

自我改造的命题，均由此生发出来。而其将妇女辅佐丈夫、教育子女的家庭功能放大到社会与教育的范 

畴，也为女性由传统向现代的角色转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据此，女学与女权的重要性被提高到 

“文明之母”与“万权之元素”的顶点，这在吴孟班的论述脉络中，既很顺理成章，却又是对“男尊女卑”旧 

秩序的巨大颠覆。 

实际上，黄菱舫尽管在《(女界钟)序》中大量抄录了吴孟班的言论，然而，其对吴氏以女权为立论基 

点的思路仍然少有体贴。统观《拟上海女学会说》全篇，吴孟班与当时倡导“女学”的男性论者如梁启超、 

金一等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更看重的其实是“女权”。当然，吴氏也会把“欧美诸国”的“人群昌炽”、“势 

力充分”归因为女学与女权的进步，但由于她始终坚持女性立场，因此，“女权”对她而言，便成为毋庸置 

疑的第一义。“增进妇女之学识”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发达妇女之权力”，而经由女学会的设立 ，吴孟班期 

待“他日”能够“发明”的，也是“女子于世界中为男子对待之半之义，女子有言论思想独立 自主之行之 

理”。甚至直到文章结尾，吴氏的呼唤仍集注在女性的自由与幸福： 

呜呼!吾二万万之女子，其将永远为奴隶、为玩物，以终此天长地久之世界乎?抑将奋然兴起， 

并力竞进，以享文明之幸福耶?世有抱扶衰起微之志者，必投梭而起，以从吾游矣。 

这就是说，救国自然为女子不容推卸的责任；但女性先要自救，先要享有充分的权利，才能够担负起救亡 

的使命。 

从女子解放必须成为女性自觉的意识出发，吴孟班也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对此前中国的女性启蒙历 

史进行 了反思 ： 

往者 甲午之役，大梦始觉 ，国民精神，于斯唤起。识时诸子既大声 以告海内，而女学堂、不缠足 

会相继而起，女学之说，此为权舆。然发难者，类皆士夫，而女子阌茸，不能自竞。 

对女性依靠男性启蒙、解放的状况深致不满，吴孟班于是将女子的自我觉醒、自立 自强看得格外尊贵。 

而在倡立上海女学会的过程中，吴氏的女权独立品格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尽管为寻求道义声援，吴孟班曾投稿《中外日报》，发表《拟上海女学会说》。而一旦感觉汪康年有 

“悲其志，悯其弱，起而倡导之、赞助之”的意向，吴氏的表态也堪称经典。她一方面表示“其所以仰望大 

力”，乃是因为“发轫之始，必由群力；先河之导，端赖前哲”，因此，女学会的各项事业也需要男子的帮助； 

但最引人注目之处，还是吴致汪函中明白表达出的坚定的女性 自主立场。其言日： 

然男女有限，责任攸别。夫女学会者以妇女而办，妇女之事乃妇女之责任，与男子无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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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为这仍不过是基于“男女有别”的传统礼教，那么，其接下来对于“今者效将伯之呼于公前，无乃自放 

弃其 自由欤”的回答“是不然”，已表明吴孟班并未把争取女性 自由的主动权交予男子。因而，其不放弃 

“群力”、“前哲”协助的努力，也绝不容许他人误读为“女子阂冗不能自立，终须男子辅持其旁也” 9] 。 

鉴于吴致汪函本属私人信件，其所表露的强烈的女性自尊 0，应视为吴孟班最本真的心态。 

无可否认，晚清的男性在女性 自我意识觉醒的初始阶段，确乎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但觉察到这种 

来自男子单方面的解放呼声与权利赠与，仍然无法使女子获得真正的自由独立——“权也者，乃夺得也， 

非让与也”；“夫既有待于赠，则女子已全失自由民之资格，而长戴此提倡女权者为恩人，其身家则仍属于 

男子。”①——晚清的女界先进很快也以纯粹女权主义者的思路与姿态，表明了其把握 自己命运的意志 

与信心。而吴孟班恰是其中最早的觉悟者。在创立女学会一事上，拒绝男子的越俎代庖，便是其女权思 

想最集中的体现。 

正因为吴孟班倡导女权给予人印象深刻，其去世后，各家悼诗也无一例外，均在此大做文章。未曾 

谋面的菡初作诗，起首即声言：“沉沉女界，平权孰伸?伟欤邦嫒，笃志革新。”[2 痛惜其“郄驷不肯留，尺 

波犹电谢”[ 的吴保初，也以“同宗同志”的兄长身份，表彰吴孟班“解演三乘平等说，女权新史事堪 

嘉”[埙 。而被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引录的蒋智由诗句“女权撒手心犹热，一样销魂是国殇”②，更因 

切合吴氏生平 、心事 ，堪称盖棺论定。 

并且，热心女权作为吴孟班的个人标记，也在其时的文学创作中映现出来。邱公恪、吴孟班夫妇双 

双离世不久，一位在东京的留日学生撰写了《爱国女儿传奇》，在《新民丛报》刊出。该剧现仅见第一出 

“宴花”，其中上场五人，旦扮谢锦琴，影射因在上海张园拒俄集会上发表演说、声誉正隆的十六岁少女薛 

锦琴，净扮胡彦复即吴保初，生扮张枚叔即章太炎(字枚叔)，小生扮邹公恪即邱公恪，小旦扮于孟班即吴 

孟班。无独有偶，戏中于孟班的上场诗，恰是一句“巾帼萧条缺女权”。而此出剧结尾时，众人准备合影 

留念，胡彦复又提议将此照“即名为中国四少年图”③，正对应着吴保初祭悼邱、吴夫妇的挽联“六少年界 

只存四人”[”]。 

曾几何时，一度深深印刻在时人记忆中的女权先驱吴孟班，已长久为世人所遗忘。而一百年后，重 

读吴氏的遗文，其思想的锐利与深刻，仍令人钦佩不已。窥一斑而知全豹，晚清先进女性精神状态的自 

由与丰盛，也昭示出那是一个让人活得精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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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U M engban：a feminist pioneer who passed away untimely 

Xia Xiao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W u Mengban，the organizer of Shanghai Women’S Education Union，should be better remembered as fl feminist 

pioneer in China．Having lived only 1 9 years，she was especially representative among China’S energetic and daring youths 

of the time．The Union she established put forward its aims of enhancing women’S education and developing women’S 

rights for the first time among the modern women’s organizations in China．W ith a consciousness of independence for 

women．W u’s thoughts played fi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from “gender equality”tO“equal rights for all genders．” 

Keywords：W u Mengban，Shanghai Women’s Education Union，women’s education，women’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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